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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来自苏俄的荷兰籍神秘人物

本世纪 年代初，一位名叫亨 斯内夫利特的荷兰籍神秘人物来到了中国。

可是，还在他尚未抵达上海之前，各国的使领机构和警探人员，就已如临大敌般

地向他张开了严密的监视之网。

年 月上旬，维也纳。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猖獗一时的奥匈帝国宣告解体。这座素有

“音乐之都”美誉的欧洲历史名城，遂成为 年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的

首都。

原本，维也纳就是一座春天的城市。名满欧洲乃至全球的美丽的多

瑙河，缓缓地从整个市区穿行而过。每临春潮，它那清澈碧透的河水，在

明澄瓦蓝的天空的映照下，则变得越发湛蓝而静谧。似乎，它并不是在弯

曲起伏的河床上奔腾涌动，而是在约翰 施特劳斯的笔下或钢琴家的琴键

上舒缓地流淌、倾诉、欢歌⋯⋯

这一天，随着数声汽笛刺耳的长啸，维也纳车站驶进一列由 世纪

生产的那种老式蒸汽机牵引的火车。顷刻，便见成群结队、肩负手提的人

流在喧声中涌出了站外。

这时，人流中挤出了一位满脸络腮胡子的中年男子。他拎着两只一

大一小的手提箱，步履匆匆，旁无四顾，径直地奔向了广场路旁的一辆马

车。只听他用浓重的德语向马车夫说着什么，随即便跳上车向东而去了。

显然，他并非本地人，单听他那德语发音，便可知是位异邦过客。

按客人的吩咐，马车夫顺利地把他带到了城中东部的一家旅社。随

后，客人在旅社登记处要了一间最顶层的单人包房。进了房间，放好行

囊，他连一口水也没喝就急匆匆地走了出来 在旅社的门外，那位马车

夫还在等候着他呢。

可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令旅社的老板和侍者们大感诧异的是，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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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竟一连数日再也没有回到这里来过。会不会是不结帐而走了呢？不

会，因为他那两只皮箱还在房内。那么，会不会是住在此地的亲友家中了

呢？似乎也不像，否则他根本便不需要在这里包用房间了。会不会⋯⋯，

不知道！简直搞不懂！老板只知道这位客人是荷兰人，而这还是在他登

记时从护照上看到的。不过，自己做的是生意，只要他肯付帐，我何必管

这许多呢。

这真是一位奇怪而神秘的旅客！

待到第七天上午，这位奇怪而神秘的客人回来了。不过，不是他一个

人，和他并肩走进来的是一位与之年龄相仿的本地男子。更令人惊异的

是，在他们的身后，还紧紧地跟进来了两名荷枪实弹的警察！

事后，这家旅社的老板和侍者们才明白：原来，这些天来，这位奇怪而

神秘的旅客竟一直住在维也纳警察局的监房里！那位陪他进来的本地男

子是他的一位朋友，而他们身后的那两位警员，是受命专程前来执行任务

的 按奥地利政府的命令，立即驱逐这位客人出境，他们的公务是由此

地直接押送这位不受政府欢迎的人去火车站，直至把他监送到出奥地利

国境线以外的一列火车上。

那么，此公究竟为何许人也？

维也纳警方为什么要拘捕并收监他？

奥地利当局又为什么要将其立即驱逐出境？

原来，他是共产党！而且是刚刚来自苏俄并负有新的使命的著名“赤

色分子”！

此 公 系 荷 兰 人 ， 本 名 叫 亨 德 立 克 斯 斯 内 夫 利 特

。至于化名，则至少也有十数个之多。不久

前，他在莫斯科时用的化名是马林（ 。在以后，他较长时间使用

的化名还有马丁（ 、马灵（ 、马伦（ 、马琳

、西蒙博士（ 、菲力普（ ）先生、布罗维尔

、斯列夫利特（ ）等。到中国后，他还有过两个中国化名：

一一是乐文松（ ，一是倪恭卿 。他甚至还有一

个鲜为人知的中国笔名：孙铎（ 年 月出版的中共中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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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刊物《先锋》的创刊号上面，就有他以此署名发表的文章，题为《中国

国民运动之过去及将来》。所有这些，尚不包括他临时使用一两次的那些

连他自己也记不起来的化名！例如，这次他在维也纳这家旅社使用的登

记名即是安德烈森

实际上，对于他来说，或者像他这类的革命者来说，在不同的各种场

合里改一名，换一姓，早已是家常便饭一样的事儿。总之，不惟不足为奇，

且完全可以理解和想见。

斯内夫利 月 日出生于荷兰著名的海港城市鹿特年特于

丹。那里，不论早年及现今，都应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一大港。其著名景

致有三：郁金香、商船、风车。

马林出身于一个纯粹普通的工人之家。家无恒产，更乏地位。朴实

的父母只能用双手养家。他们膝下生有两男一 二。由女，斯内夫利特行

于生活艰辛，举家艰难，故一家人笃信天主教，以祈仁慈的上帝保佑老少

平安。但是，上帝并不每每考虑他们的虔诚和信仰。他们的长子出生后

两个月不久，便因病夭折了；女儿出生后，母亲也染病故去；随后，父亲又

再婚。这样，童年的马林和妹妹，只好被送到乡下的祖母家，由一位善良

好心的婶母带养。

在乡间，从小学到中学，虽然斯内夫利特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

他亦立下宏愿要去读大学，以一搏知识的阔大海洋。但由于家中亲友确

实无力资助，他不得不过早地踏上了闯荡社会、独立谋生的艰难道途。最

初，他在首都阿姆斯特丹的铁路上找到了一份工作。此后，他参加了该市

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的工作，并由此接触到了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想。

年，在自学了马克思的经典之作《资本论》之后，他加入了荷兰

社会民主党。这是他始而信仰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之

肇端。是年，他仅 岁。

年 月，荷兰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举行全国大会， 岁的斯内

夫利特当选为联合会常务理事。翌年，兹沃勒市议会竞选，他由荷兰社会

民主工党推荐参加竞选，结果顺利当选为该市议会议员。此后，他参与编

辑党的地方刊物等具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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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参加工人运动起，斯内夫利特就显露出了作为组织者、演说家和鼓

动家的才能，这也使他在党内 年，荷兰工会联合的地位越来越高。

会举行特别会议，斯内夫利特被与会者一致推选为全国工会联合会主席。

至此，斯内夫利特已经成为了在荷兰颇有名气的社会主义工人活动

家了。人们对他的热情和干练投之以钦服，更对他的年轻和才华抱之以

新的期待。

年，斯内夫利特刚好步入我们中国人说的“而立”之年。经历了

十载荷兰及欧洲工人运动的锤炼，更由于长期从事社会主义运动理论和

实践的双重经验，以及他在该项工作中表现出的卓越组织才能，他被指派

到遥距万里之外的荷属东印度去从事革命运动。那里，成为了他独立领

导革命运动的起点。

斯内夫利特果然未负重望，在殖民地性质的东方荷属东印度，确切地

说是在印尼的爪哇岛上，他成功地把那里的以反帝反殖为中心的民族解

放运动开展起来了，而且还在那里取得了独特的经验。也正因为如此，他

才得以亲赴被他称为东方的“新麦加”的莫斯科，参加了由列宁全面主持

下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并由此深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赏识。

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内夫利特担任列宁为主席的民族

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秘书。会后，他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如果说，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话，那么，斯内夫利特便是它的政

治局委员了！瞧，此公居然是这么大个儿的人物！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鹰犬们的嗅觉也是极为

灵敏的。长时期以来，他们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红都莫斯科，以及在

那里所发生和运动着的革命事情，甚至经常或不很经常出入那里的各国

革命者的活动及动向，也是在时刻关注着的。因为他们太需要这方面的

情报了。

调换一个角度看，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应该说，这是他们的职责

所在，本性所在，亦是身家性命之所在！

因此，早在斯内夫利特尚未动身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使领机构

便已侦知到了他的秘密行动，并调动了各地的警探人员对他进行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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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一点，我们借助现已公开了的各方档案资料，便可得到充分的

说明。要知道，这些东西，若倒退到 年前，我们的故事所发生的那个年

代，可都是绝对机密级的文件啊！

现在藏存于北京中国 年革命博物馆的英文档案资料表明，早在

月，也就是斯内夫利特的这次神秘的东方之行尚未启程之时（彼时他

居于荷兰家中），遥在北京的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爵士，便已就斯内夫利

亚梅斯取得联特此次东方之行与驻华的荷兰公使欧登科 威廉 系，互通

情报，共同监视起了这位自莫斯科衔命东来的“危险赤色分子”。

艾斯顿致欧登科的公函全文如下：

北京荷兰公使

欧登科先生阁下

亲爱的同仁：

兹接我政府电，谓某名为 斯内夫利特者约为荷兰人，确已负有在

荷属东印度进行直接的布尔什维克宣传的使命赴远东。电报命令我在他

向英法驻华公使申请护照的签证时，阻止他得到签证。

我没有关于这个人的任何材料，只知道他约在二年前从荷属东印度

到了荷兰。

如果阁下获悉斯内夫利特去申请英国签证的消息并能告知我，我将

不胜感激。

你忠实的　　　　艾斯顿

年 日月

第二天，在收到此件的同时，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即复函艾斯顿，将

他所掌握的有关斯内夫利特的材料及其此次东去的使命等情况详细地告

诉了对方。

该函原文如下：

北京　　比尔比 艾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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爵士　　公使阁下

亲爱的比尔比爵士：

现回复阁下便笺，仅能奉告下述情况：几个星期前，我收到海牙外交

部（引者按：此时荷兰政府设在海牙）的一封电报，内称斯内夫利特受莫斯

科第三国际派遣，去东方完成宣传使命，电报指示我提请中国政府注意。

我已照办并补充说，如果中国当局认为拒绝斯内夫利特在中国登陆是可

，我将不反对他们这样做。但我迄行的 今尚未得到复函。

如果我能够给你关于此人活动或打算的情报，我定会非常高兴地向

你提供。

你忠实的　　欧登科

年 月 日

显 月，英国政府和荷兰政府都已见，此两公函说明，早在 年

掌握了斯内夫利特此番东来的情报，并要求其使领机构密切注意斯氏行

踪，目的显然是一致的 设法阻止该氏此行。因为，包括印度、东印度

（即印尼）及中国在内的整个远东地区，都是他们两国的主要殖民势力范

围，他们当然要防范布尔什维主义的宣传和活动蔓延及此一地区。不仅

如此，荷兰政府还将此情报告了中国当局，以收联防之效。

嗣后，荷政府还将这一情况通知给了其在荷属东印度的总督和驻中

国上海的总领事馆官员。

正因为如此，我们便也不难理解斯内夫利特在刚刚抵达维也纳后即

遭拘捕的原因了。

斯内夫利特是在申请前往中国的签证时被拘捕的。

那日，斯内夫利特离开维也纳城东的那家旅馆后，便踏上马车去了维

也纳外事局。当他拿出自己的荷兰护照办理签证时，外事局官员将他和

他的护照反复地看了两遍：嗯？亨德立克斯 斯内夫利特？这不正是荷兰

大使馆要求阻止其签证的那位吗？于是，该官员找了一个适当的借口，先

支走了这位危险的外国人，并叫他两个小时之后来这里取签证。

待斯内夫利特刚走，外事局即派专人把他的护照送到了荷兰驻维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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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大使馆的办公室上。

大使先生的答复极为明白：“此人是共产党！而且是本政府掌握在册

的极危险的赤色分子！”

这样，由于两政府反动立场上的沆瀣一气，当斯内夫利特届时去取签

证的时候，当地警察局立即派警员拘捕了他。

“警察先生，我并没有触犯贵国的任何法律条文，请问为什么拘捕

我？”斯内夫利特当即抗议道。

“很抱歉！我们是奉命行事。”警察冷冰冰地答道。

这样，斯内夫利特便被投进了维也纳警察局的临时监房。

实际上，斯内夫利特此次途经维也纳，主要是为了完成共产国际交办

的另一件事。不然，他若直接去远东和中国，是完全可以不经过维也纳

的。

毕竟，这时的斯内夫利特也是老谋深算的革命活动家了。在监房里

住了两天后，他便和看守混得熟悉起来了。最后，他通过看守把他被关押

在这里的信息告诉给了此地的一位朋友，即前面说到的那位与他一道回

旅社取东西的中年男子，他的名字叫弗里德里希 阿德勒。

得到消息，阿德勒即带了一名律师赶到了警察局。这位律师是奥地

利人，且在维也纳小有名气。

“请问，你们为什么要拘捕斯内夫利特？”阿德勒上来便是厉声质问。

“我倒要问问，你是什么人？”坐在桌子后面的一位警官毫不示弱。

“我是什么人并不重要！当然，我可以告诉你，我是斯内夫利特的朋

友。我要知道的是，你们根据什么把我的这位朋友关进了监房？”

“因为他是共产党！”警官似乎火了。

“好。那么我要问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能证明他是共产党？”

警官一时语塞。他确实没有现在可以拿出示人的证据。但该人确实

又是共产党，这不是大使先生亲口回复的么？但是，这又不能明说的。

阿德勒见此，便决定步步紧逼：

“警官先生，你别忘了，他是一位外国人 荷兰人！而你这儿恰恰

不是荷兰！我的这位朋友只是路过奥地利，他是希望得到去东方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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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证。”阿德勒顿了顿，把语调也降了下来“：你应该知道，我的朋友应该属

于奥地利共和国的客人。他在维也纳，并没有触犯奥地利的任何法律，你

个异乡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地就拘留一 人士呢？”

警官仍是无言以对，面呈尴尬之相。

“警官先生，我是本地的律师。”说着，那位奥地利律师掏出了一张自

己的名片，并伸手向前“：这是我的名片。照我看来，恰恰是你们的行为本

身触犯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法律，难道不是吗？”

至此，这位警官才觉得形势不对。他清楚得很，按照奥地利法律规

定，倘警务人员没有可靠的证据就拘捕本国和外国公民，都是要自负刑事

责任的。

最后，他无计可施，只好托出了底牌“：我们的这种做法，只是奉命行

事。这样吧，待我请示上峰，或者我们研究一下，再予答复两位。这总可

以了吧？”

“在你们没有释放我的无辜的朋友斯内夫利特先生之前，我每天都要

到这里来与你们交涉，以表示我们的抗议和不满！”阿德勒临行前，又强硬

地扔下了一句。

两天后，维也纳警察局终于同意释放斯内夫利特，但同时也把奥地利

国家的驱逐令一并掷给了他。

对此，斯内夫利特也好，阿德勒也好，都没啥好说的了 只好接受。

于是，接着就出现了上面提到的那回旅社的场景。

月 日，斯内夫利特离开了维也纳，踏上年 了东去中国的途

程。

日，抵达新加坡。月

月 日，终于抵达上海。

到达上海之初，斯内夫利特下榻于东方饭店 号房。第二天，鉴于

此行已经暴露，聪明的他一大早就来到了荷兰驻沪总领事馆，并坚持会见

了代理总领事丹尼尔斯先生。

这就是说，此后他在中国的活动必须是公开而非秘密的。当然，这种

公开，并不是说公开到明白直陈自己是共产国际的使华代表，来华就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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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鼓动和运动革命。

这次，斯内夫 日本《东方经济学利特给自己安排了一种新的角色

家》杂志的驻沪记者。

事实证明，斯内夫利特的判 在他被驱逐出断和做法是正确的。

维也纳后，维也纳警察局便将其下一步目的地等详情，直接告知给了荷兰

驻维也纳公使馆。随后，该使馆又将这一情况通报给了其它有关国家的

使领馆。

一时之间，“音乐之都”维也纳的上空，除了袅袅飘荡的迷人音符之

外，更夹杂进了一串串与此大不协调的无线电电波。只是，更多的人并不

知道这暗中所发生着的一切罢了。

此外，各国政府及其使领机构也全都为之忙碌起来了，这就不只局限

于维也纳了。

还是让我再去看看当年那些尘封积久的“绝密档案”吧

月 日，也就是在斯内夫利特已经被逐出维也纳赴意大利之后，

荷兰驻华公使欧登科致函英国驻华公使艾斯顿通报说：

关于 年 月 日信中所述之事现可奉告阁下：据海牙外交部

来电，斯内夫利特已在维也纳被捕，因他已被驱逐出奥地利，他大约继续

前往日本。

月 日，维也纳警察局致荷兰驻维也纳公使的公函，则把斯内夫

利特的下一步行踪描述得更为具体：

如前告知，斯内夫利特持有 年爪哇所发护照，其上盖有前往德

国、奥地利、瑞士、意大利、中国和日本的签证。其他身份证件则一概没

有，经验证其身份和雇聘与解雇证明之后，斯不愿在维也纳逗留，遂于

年 月 日离此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市，并拟于 月 日自年

威尼斯市乘直达上海的火轮继续其旅行。

在上海，他将作为一家英国（引者按：应为日本）杂志《东方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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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者进行活动。据本警 月在海牙举行的年察局所掌握的材料，

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期间，曾有传说，斯内夫利特到东方也将为进行反军

国主义的宣传而建立联系。

月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反军国主义大会”，是指这里所说的“ 年

当时斯内夫利特曾在该会上做过演说，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共产国际第二

次代表大会的精神等事。

月 日，荷兰驻印尼总督府一等秘书奉命向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

通报说：

“荷兰共产党人斯内夫利特可能在‘阿奎利亚号’轮船上。该船于本

日从亚丁出发，经过新加坡和香港驶往上海。月 总督请你报告斯抵沪

后的情况，他将在沪逗留抑或继续其旅程前往日本。斯内夫利特的照片

以后寄给你们。”

好家 当伙，人还未到，网就张开了。此外，请再看这份，更新鲜！

时远在海牙的荷兰外交大 月臣在 日致其驻华公使的函电中甚至提

出：

“⋯⋯请将荷兰危险的革命宣传鼓动者（引者按：指斯氏，这是多么准

确的称谓呀！）出现在远东的情况通报中国政府。”

月 日，荷兰驻沪代理总领事丹尼尔斯分别致函荷兰驻华公使和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并通知给了中国警察局和公共租界捕房，向各方或

报告或通报斯内夫利特可能的到沪日期，以及预为防范和密切监视的建

议。其中，写给荷兰驻华公使的公函中略谓：

鉴于我认为目前尚无理由对此三人（引者按：另二人指斯的朋友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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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斯夫妇）立即采取行动，而应首先弄清他们的行动计划是否属实 我

已经请各有关捕房采取必要措施，对他们的⋯⋯保持监视。”

好了，我们不需再引了。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在斯内夫利特到沪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各国

使馆及警探机构还曾专门为共同监视他的活动有过数十次之多的函电往

害怕这位被他来。这些表明，他们所共同担心的都是一个问题 们称

之为“危险分子”的革命活动家，把苏俄情况及布尔什维主义传及东方广

大殖民地地区，以威胁到他们的政治统治和殖民利益。

怕是斯内夫利特本人当年也未曾想到，他的此次东方之旅，竟在世界

上引起了这么多的国家政府及其使馆机构、警探人员的关注！

想当时中国政府及上海方面也会在接到这些“友好国家”通报给自己

的这些情报后有所安排和布置的。惜乎至今我们还没有见到这方面档案

材料，亦未见诸于文献史料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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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的工作秘书

哦！原来，他就是马林啊！不就是那个直接由列宁委派而来的第一位共产

国际使华代表吗？的确，在中国，人们很少知道他的本名，相反却都习惯于用这

一化名来称呼他，甚至史籍亦是如此。

目前，在很多介绍性的读物，甚至包括中文的历史文献和研究性著作

中，人们都只知道有一位名叫马林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而并不知道斯

内夫利特其人；或者，人们总认为这“马林”是斯内夫利特在中国才使用的

化名。

其实不 年首次到东方的“新麦加”莫斯科时使然。这化名是他

用的。当然，来华后他也更多使用的是这一化名。

在中国古代及近代，曾出了很多以字或号行世的历史名人，以至人们

倒忘记了他们的本名，严重到甚至干脆不知道，如苏东坡、孙中山、汪精

卫、陈独秀、郁达夫等。不妨，我们且把这里出现的“马林现象”，姑称之为

“以化名行”罢（。当然，这是专指在中国的情形，因为在当时和今日的西

方，各类史籍中仍多用其本名的。）

为照顾读者习惯及行文便当，本书自以下始亦以“马林”这一化名来

称这位斯内夫利特先生。由此亦可见积习之惯力也。

马林此次来华，是在莫斯科直接受列宁的委派而来的，其正式身份是

共产国际的使华代表；具体使命可大致概括如下

（一）考察包括中国在内的远东各国的情况并使之与共产国际建立联

系；

（二）调查是否可在中国上海筹建一个共产国际联络东方各国的机构

共产国际远东局；

（三）具体帮助中国正式建立起共产党组织。

那么，马林系欧洲人（荷兰籍），又曾在荷属东印度工作有年，他究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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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到莫斯科并在那里深得列宁之赏识呢？他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和背

景，那为什么又要派他衔此重大使命而来华呢？

所有这些，说来也是因果相环，此中既有历史的必然，也有时事的巧

合。

马林首次到莫斯 月间。年科并见到苏俄革命元勋列宁，是在

那时，列宁直接领导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苏联首都举行。他

作为荷属东印度 印尼的共产党团的代表，亲自参加了这次规模极盛

的国际大会。

当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模式，苏维埃俄国也才只有不

到三年的历史，而作为世界性的国际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国际（总部设在莫

斯科），距其正式成立则只有一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总之，苏联也好，共产

国际也好，这时还都是初起和草创时期。

苏俄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地球上一出现，即刻便遭到来自资本主义世

界多达十四个国家的外部联合式的武装干涉，与此同时发生的，还有国内

反动的旧俄势力的武装叛乱。尤其当这内外的反革命势力纠合一气，构

成里应外合之势时，这新生的尚在襁褓 中的苏俄便步入了性命攸关的关

键时刻。

虽然我们已然从历史的实际运作结局中确知了这一点，即勇敢的苏

俄军民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先后击败了这来自内外的强大

的反革命势力的夹攻。但在我们所叙故事发生的此一时刻，则正是列宁

和苏俄布尔什维克党人举目维艰、拼力苦斗的困难之时。故而，按照列宁

关于“世界革命”的战略构想，乃于 年 月成立一个世界性的共产党

组织 共产国际。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把它理解成筹划、策动和未

来指挥所谓“世界革命”的总部。

倘通俗地来理解，列宁关于世界革命的理论及其战略总成，在理想追

求和终极指向上，似乎可以有宏观和微观之分的。当然，最好是同时收

效，一箭双雕，更何况它们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

在宏观方面，它认为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方

兴未艾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殖民地国家即将兴起的民族解放运动，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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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流合一，同时推进，使帝国主义前庭后院一并起火，首尾不能相顾，以达

到最后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先哲们的构想

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关于此点，当时的

某些欧洲国家已经有了相当的迹象，甚至在德国、波兰等国已经开始了实

际的运作。

在微观方面，当东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骤然兴起之

时，也正好缓解了帝国主义列强对新生的社会主义苏俄武装干涉的威胁。

这也等于支持和援助了社会主义的苏俄。而这在利益上，就全世界无产

阶级及被压迫民族和人民来说，又是并行不悖的。

有鉴于当时西欧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形势已成难期之景，所以，

作为总部的共产国际，作为世界革命领袖的列宁，便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

了广大东方的 年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 这就是

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动因所在。

着手解决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并制定明确而可行的共产国际在民族

和殖民地 这就是共产国际第工作的总的政策方针及具体的策略手段

二次代表大会的主题。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的这第二次代表大会与第一次大会在代表来

源上有了很大的不同：前一次，主要的参加者大都是欧洲国家无产阶级政

党的代表；而这次，除了他们之外，还广泛邀请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

家共产党和其他革命性政党的代表。譬如，其中有长期进行反对英国殖

民主义宣传和斗争，最后遭到迫害而避居墨西哥并在那里坚持革命的印

度革命家罗易；有以“俄国共产华员局”名义关注着国内反帝斗争的中国

代表刘绍周（当时中国国内尚无共产党组织，也不知这次代表大会的召

开）；还有我们故事中的这位荷兰人士马林先生。

马林怎么又和东方殖民地革命扯到一起了呢？

哦！应该记得，他不是在 年就到了荷属东印度去运动革命去了

么？要知道，从那时起一直到 年被当地殖民总督下令驱逐出境，马

林整整在那里“革命”了五年多呢！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长时期的宣

传和活动，使他积累了相当丰富的领导殖民地革命斗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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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今天我们习惯地简称其为印尼。由

于它确实位于印度之东南，十六世纪荷兰殖民主义者远征亚洲并据此地

为自己所有时，曾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名叫“联合东印度公司”的机构（实际

上是殖民政府），因此殖民者便一直以荷属东印度称之。显然，这是一个

带有十足殖民主义色彩的称号。

浮悬于南太平洋万顷波涛之上的印尼，素有“千岛之国”的雅号。梭

罗河两岸的沃野及旖旎风光，南洋海岛的亚热带气候，丰富的物产资源，

均使荷兰殖民主义者大惠其间，流连不疲。他们就差没有把这些美丽的

岛屿移入囊中带回欧洲老家了。

当时，像所有的殖民主义者在其殖民地一样，荷兰人在那里大多是统

治者和压迫者。而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派到那里的马林，却与他们俨然

不同，他站在被压迫的“土著人”一边，并成为了当地民族革命运动的宣传

者和组织者。

初到此地，马林先在爪哇岛上的三宝垅谋到了一家商会秘书的工作，

然后借此开展起了他们要真正从事的革命活动。

不久，总部设于三宝垅的印尼铁路电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与马林

建立了联系，马林也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由于在荷兰时便长期地领导

工会运动，这下他的经验可派上了用场。特别是马林的热情和能力，不断

受到联合会众人的推崇。翌年，他被推举担任了该会机关刊物《坚持报》

的主编。

此后，由于他的影响和鼓动，该联合会变得更加激进了，并使之由原

来被一批欧亚混血儿控制的机构，一跃发展成为了纯印尼人的民族性革

命组织。它在印尼工人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以至后来竟成为了印尼共产

党的基本力量。

再后来，马林通过大量细致的工作，还成功地把印尼的另两个有影响

的革命组织 东印度社会民主联合会和伊斯兰教联合会 联合到了

一起，从而实际壮大了印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殖民主义者的阵营。

来华后，马林向共产国际建议把中国当时的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进行

反帝反封建斗争，即源于此。 当然，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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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遥在南洋爪哇岛上的马林，立即著文

为之鼓呼，他不顾荷兰殖民当局的反对和压制，四处宣讲彼得堡工人的革

命行动，并号召印尼工人学习俄国革命的样子，起来与压迫者作抗争以求

其解放。

当然，这是后话。

至此，早便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荷属东印度总督，终于抓到了

他文章中的把柄，通缉他，并把他送上了总督府属下的高级法院进行了为

天的公开审讯。但是，马林不惟不期 惧，反把庭讯当成了斗争的战场，

他的那篇著名的庭讯辩护词，竟成了宣传革命的演说辞。

为此，马林丢掉了工作。但是，他在印尼工人中的威信却大大地提高

了。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南洋，放弃了作为殖民者高高在上的优越

地位，而竟和当地“土著人”引喉同歌，不惜辛劳，不顾高压，这又是何等的

精神呢？！此，惟印尼革命者知之殊深也。

待俄国十月社会革命爆发后，马林继续撰文，为之奔走呼号。他甚至

在印尼海军大厦组织集会，发表演说，号召水兵们学习俄国同仁，迷途知

返，反戈一击。后来，他竟冒殖民当局之大不韪，公开组织了海员与士兵

委员会，进行反对荷兰殖民主义者民族压迫的斗争。

完全可以想见，马林的这一系列的言行及其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却

是荷兰政府和当地总督大人所绝难容忍的。

日，荷属东印度因此， 年 月 总督下令驱逐马林出境。

月 日，是总督驱逐令生效的最后一天。奉命前来的警察来到

了他的寓所，并带来一百多名兵士将其寓所围了个水泄不通。而寓所内，

马林正和前来为他送行的社会民主联合会和伊斯兰教联合会的朋友和战

友们话别。他不想离开这里，他们也不愿意他离开这里。因为，在这里，

有他们共同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斗争方兴未艾，形势如火如荼。而这，

又是他们所长期期盼着的，更是他们倾力合作的结果。

无奈，殖民当局不能容忍他。不过，这也正好说明了他们对他的恐

惧。

这一天，马林抱着别样情怀，不得不离开了他为之战斗了 年多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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